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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色狼，吃飯吧。都是你點的。」王警官從鐵柵欄外面把四菜一湯，還有一紙杯啤酒通過一扇小窗送到單人牢房中。



「謝謝政府。」



答話的是一個長著國字臉，單眼皮，面龐黝黑，身體壯碩，膀大腰圓的男人。



王警官知道，他叫孫偉，是一名廚師，因為先後奸殺了四個年輕女子而被判處死刑，明早就要槍斃。



今晚這頓是他名副其實的「最後的晚餐」。



因為他的犯罪行為太殘忍，自收監開始王警官就一直喊他「色狼」或者「變態」。



孫偉拿起筷子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。



「這菜怎麼樣？」王警官點上一根煙，搬了把椅子坐了下來。



「一般，不如我做的。蝦仁太甜了，香酥雞太鹹，麻婆豆腐不能放豬肉末，得放牛肉。」



「色狼，我就不明白，你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，為什麼要犯罪？」王警官狠狠地吸了一口煙。



「你當廚師，掙的也不少，攢點錢，過兩年跟你女朋友結婚生小孩，多好？」



孫偉塞了滿嘴的食物，含混不清地說：「我總在想，人活著，咋活也沒意思。你說就是那些有錢人，出街一站，保不準被車撞死。咋死也是個死，咋活也沒意思啊……」



「真他媽胡說八道，你想死自己死去，害那麼多人幹什麼？」



「政府，你不知道，舒服。」



「狗屁，你女朋友不陪你睡覺？」



「那不一樣，其實我喜歡的是動手掐死那些女人，肏她們倒在其次。」



「你真他媽的是魔鬼，我就不明白，咱們這個社會好好地怎麼教育出你這麼個魔鬼了？怎麼上的學？」



「政府，你不知道，我從小就學習成績差，不是讀書的料，就喜歡打架，還一激動就拿刀，在學校，三四個男生都打不過我。



初二那年冬天，拿刀劈人，幸好天氣冷，那小子穿得厚，不然他肯定得死。後來老師問我，劈著同學可咋辦？我說『劈死就劈死了，我拿命抵！』學校就把我開除了，以後再沒念過書。」



「然後你就學烹飪去了？」



「是啊，不是我吹，案面上的活我可是厲害著呢。」孫偉自負地喝幹了紙杯裏的酒。



「你那為什麼還幹出那種變態的事來？」王警官盯著孫偉的眼睛。



「嗐，這種事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」



「那你先說說這第一次吧。」



「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」



「嗯，那年你二十二歲，對吧？你不會記不清了吧？」



「不會，我這人記性還是挺好的。那年是四月份，我那時候在礦業公司那邊一個酒樓幹。



晚上快十二點了，我下班回家，走到礦業公司家屬大院那邊的時候想撒尿了，想起這裏面有個公廁，就拐進去找廁所，就看見她了。



她提著桶水，像是要到女廁所倒臟水。那時候我好一陣沒女人理了，睡了她的念頭一下子就冒了出來。」



「她漂亮嗎？」



「挺漂亮的，個子挺高，長頭發，瞧著有十八九歲。光腳穿一雙黃色的拖鞋——不是洗澡穿的那種拖鞋，是那種夏天女孩子穿的涼拖。那些天還不熱，街上還沒有穿涼鞋的。」



「這你都記得那麼清楚？」



「是啊，我就喜歡看女孩子光腳丫子穿涼鞋，還喜歡玩女孩子的腳丫子。」



「接著說。」王警官不想聽這個。



「我撒完尿就悄悄跟著她，看見她在平房裏面住，還是一個人。我就放心了。」



「你是怎麼進去的？」



「我看見她屋裏的燈滅了，知道她睡了，就卸下一塊窗玻璃翻了進去。我一上她的床她就醒了，就叫，我就捂住她的嘴。她那個掙紮呀……後來我們倆就一起摔到地上了。」



「你就那麼一直捂著她的嘴？」



「我一只手捂著她的嘴，一只手去脫她的睡衣和褲子，捂不住的時候她就叫。她越反抗，大叫，我就越興奮。把她的衣服撕掉了就解我的褲腰帶，一只手幹得挺利索。」言語之間，孫偉還挺自豪。



「你還真覺得自己有本事了？然後你就強奸了她？」



「嗯，操她的時候還挺帶勁。把她的衣服扒掉之後我怕她喊，就兩只手掐著他的脖子，下面使勁上面也跟著使勁——



等我爽夠了發現她不動了，仔細一看，舌頭都擠出來了，口水流了我一手，還翻白眼，一看就知道死了。



我起來提上褲子，在她家裏翻騰了一遍，發現沒什麼可偷的東西。就拿了個影碟機，第二天換成兩盒煙。」



「你殺人的時候不害怕麼？」王警官不禁發問。



「殺人的時候還真不害怕，」孫偉挺實在。



「第二天有人報案，警察來了，頭幾天挺害怕，最多三天後，我就無所謂了。」



「你知道嗎？哪個女孩才十五歲！」王警官覺得無法忍受了。



「那是前些天抓我的時候我才知道的，當初以為她有十八九了。」



「變態！你不覺得心裏後悔嗎？這麼可愛的小姑娘！！」



「嗐，那也是她命不好，」孫偉把碗碟一推，還算豐盛的晚飯已經被吃得幹幹凈凈。



「政府，給支煙抽行嗎？」



王警官抽出一支煙給他點上，孫偉貪婪地抽著：「政府，你是不是對我這點事感興趣？」



「我看死囚牢十多年了，什麼樣的死囚沒見過？像你這種死不改悔的還真是第一次。」



「政府，你要是還想聽，我把後面幾個案子也講給你，反正睡覺還早，也沒電視看。不過——」孫偉的眼珠骨碌碌地轉了轉。



「政府，我有個條件——」



「你還跟我講條件？」王警官覺得很荒謬。



「政府，我就是想要個女人再肏一把。」



王警官恨不得扇他一耳光：「胡扯！」



「政府，我知道不行，那我就自己打手槍吧。」孫偉說到做到，真的開始脫褲子。



「你你你……你別他媽的變態！」王警官很想揍他，但是又想起來沒什麼規定說死囚犯不準手淫。



「政府，最後一次了，幫個忙吧，給點手紙。」孫偉懇求道。



「他媽的，」王警官喃喃地說著，扔給孫偉一卷手紙。



「嘿嘿嘿，謝謝。」孫偉木木地笑著，左手開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。



「變態，別他媽的光顧著打手槍，講你犯的案子。」



「等一下啊……你白天給我看的那本雜誌呢？」孫偉轉身，從枕邊抓來一本舊雜誌，那是一本電影雜誌，上面有幾張女影星的性感照片。



「嘿嘿，對著照片打手槍有感覺，」孫偉讓王警官看封面上的那位大明星。



「剛才說的那件事，那個妞穿的就是這種拖鞋。」



那位明星的光腳上，穿的是一雙黃色平底涼拖。



「少他媽廢話，快講吧。」王警官轉過臉去，實在不想看接下來的汙穢場面。



「那就是七月十號的事，我女朋友五一前就去南方進貨了，一直沒回來，我憋得不行。」



「兩個月就不行了？」王警官先前聽孫偉說過，他的女朋友是做文具生意的，算個小商人。



「我這個人火氣特別大，差不多隔一天就得肏一次，一次得打七八槍。」孫偉對自己的體能頗為自豪。



「接著說。」



「九號晚上幾個哥們兒前我吃飯，我喝了點酒，晚上散得挺晚，我遛?到第三醫院那邊——過去我當學徒的時候跟師傅在那邊做過飯，熟悉地形。



我到了單身公寓，踩著一樓護窗鐵欄桿爬到二樓水房，鉆進去，上三樓，再從三樓水房爬出來，後來發現一個房間裏就睡著一個妞。



我就翻窗戶進去，推了她一下，結果她醒了就喊，我捂住她的嘴，按住她不能動彈。這時候聽到動靜的人們出來，挨門逐戶地敲門問」。



「敲過來的時候你害怕嗎？」



「我當然怕了，我捂著她，她動不了，也出不了聲。那人敲了一會兒就走了。那女的找死，我和她說好了松手後，她不叫，可我一松手，她又大叫。聽到她叫，我就特別興奮。像四年前一樣，兩只手掐著她的脖子，肏她。」



「真他媽禽獸，就那麼把她掐死了？」



「嗯。我使勁掐，使勁肏，她掙紮也沒用，也喊不出來，那聲音有點像小聲咳嗽，」色狼愉快地回憶著。



「她的胸特別大，但是我騰不出手去摸。後來她不動了，我一看又是翻白眼了，舌頭也出來了，我估計她死了，就把她流在我手上的口水擦在她的奶頭上。」



「你真他媽的惡心。」這時候，王警官聞到一股精液的腥味，知道孫偉「打了一槍」，不禁皺起了眉頭。



「嘿嘿，想在想起來真爽。」孫偉把雜誌翻到另一頁，貪婪地看了看，把嘴裏的煙屁股吐到一邊，繼續滿足自己。



「你強奸她們，為什麼非要把她們弄死？」王警官問。



「令我著迷的，是殺人的感覺，很快樂，就像辦了一件大事情，很輕松。一個也是殺，兩個還是殺，我想自己已經形成一種習慣了，見了就得弄死，留下活口就不甘心。



我掐了她三四分鐘吧，等她不動了就過去摸她的腳丫子，又軟又舒服。這時候發現她的屎尿都讓我掐出來了，尿了一床，還有一攤屎。」



孫偉瞪著渾濁的雙眼。



「她死得肯定很痛苦。我拿了她的手機就走了，手機後來換了幾瓶酒。」



「你還接著打手槍？」王警官看孫偉對自己的雞雞很意猶未盡的樣子。



「是啊，我睡女人的時候一般要肏六七次呢。」



「八月二十九號那起案子是不是就滿足你了？」



「對對對，那次在野地裏，時間特別長。」孫偉又陷入了「美好的」回憶。



「那天我騎摩托車去看朋友，下午四點左右吧，回家的路上，下雨了，在段村路口聽到有人喊我，停下來看到路邊小樹林裏有個避雨的妞。她急著趕路，請我帶她一段。



我記得特清楚，她穿的是牛仔短褲，光腳穿著一雙那種高跟涼鞋，紫色的，腳丫子特別白特別好看。我當時就想，一定得幹了她。」



「然後呢？」



「然後我七拐八拐把她弄到一片林場裏面。那邊我去過，方圓幾十裏都不見得有人。到了那她就慌了，問我想幹啥。我把她弄下車，說想肏她。她就想逃。我一下就把她摁倒在一棵樹下面，一邊掐一邊肏。嘿，真過癮！」



「其實七月十號你作案之後警方就註意到這和四年前的案子很相似，檢驗指紋和精液之後就基本知道是你了。」



「那時候我不知道。我肏了她七次，一開始她掙紮，我就掐她，不掙紮了我就摸她，後來又醒了，我再掐，反復了好幾次。



那次真是爽極了。後來等完事了，我站起來看見她左腳的鞋踢掉了，腳丫子在地上弄得挺臟。



你還別說，腳背是白的真白，腳底是黑的真黑，我一看就特別的喜歡，就抱在懷裏摸。這一摸，她哼哼了一聲，我才知道她沒死。」



「然後你就把她吊死了？」



「對。我一看旁邊有顆歪脖樹，就拿她的胸罩做了一個套，把她抱起來吊起來。我看著她歪著腦袋，蹬了幾下腿，就尿了。等她的舌頭伸出來，口水一直拖到肚子上，我知道肯定是不行了才走。」



王警官回憶起前幾天辦案的老刑警向他描述這個罪犯變態的冷血——



「他手一指，說了聲就在那裏。我們過去一看，那姑娘還在那裏吊著呢，屍體已經全都紫了。」



「你真他媽的變態，」王警官把煙蒂狠狠地摁在了身邊的煙灰缸裏。



「那天作案之後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」



「不是。」



「那你逃什麼？」



「我估計著警察該來抓我了。我把家裏的錢都拿走了，不是怕死，是想趁槍斃之前舒舒服服過幾天。我當時就想先去省城，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，睡女人，等錢花光了估計警察也來了。」



「睡女人？是去找小姐還是繼續強奸？」



「還沒想那麼多呢，反正找小姐也不會給錢，睡完就掐死。」



王警官相信，這個魔鬼說的是真話。



「三十號我把所有的錢都取出來了，還把手機影碟機什麼的都賣了，拿了錢，出門就打車去省城。」



「按規定出租車跑長途要在出租車管理站登記的。」



「對，不過我當時沒想那麼多。司機是個女的，比我大幾歲，但是顯得挺年輕。我記得她穿的是白色的平底涼鞋。



離了管理站她就把鞋甩了，光著腳丫子開車。她這人的腳也不是特別白，但是挺好看的。光著腳開車，一會兒就弄臟了，我在旁邊看著看著雞巴就硬了，一定要肏她。」



「警方還是慢了一步，要是早幾個小時發現樹林裏的屍體就會立刻行動，這個女司機就不會死了。」



「是啊。到了半路上我就拔出刀來頂在她脖子上，讓她靠邊停車。她趕快說小夥子別幹傻事我把錢都給你什麼的。我說趕快下車到路邊樹林裏面，我要肏你。」



「她沒反抗嗎？」



「其實路上我跟她聊，覺得她是那種好久沒碰男人的騷女人，」說話間孫偉又打了一槍，把雜誌翻了一頁。



「下車之後我把到樹林裏面她弄到小樹林裏面，剛想脫她的褲子，她還說‘到裏面沒人看見’，我把她弄到樹林深處，肏她的時候她也沒怎麼反抗。」



「爽吧？」王警官問。



「要說起來肏得是真爽，她結過婚，有經驗，會伺候人。我連著肏了好幾次。」



「然後呢？」



「然後我就玩她的腳丫子，我們倆聊了半天。她說她男人在外面賭錢，還搞野女人，一年多沒理她了，今天跟我玩得特別爽。她說不告我強奸，還說想幹脆跟丈夫離婚，跟我過日子。」



「你怎麼說？」



「我說不可能，她又說幹脆給我做情人，不要我一分錢。嘿嘿，她可真是夠騷的。」



「他媽的，你小子碰上這種好事，還他媽的殺人？」



「那時候我還真動心不殺她了。可是我又覺得不殺人手上難受。後來她說時間不早了，問我是回去還是去省城。我說先回車上。那時候覺得還是得弄死她。」



「那時候你怎麼不掐死她？」



「我還是多少猶豫了一下。後來我跟她說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身上有人命。她有點害怕，說絕不說出去。我下定決心一定得殺了她。然後我就搶在她前面進了車，找到兩根繩子。



我跟她說我不能讓你說出去，我得把你捆在樹林裏。她想逃，可是光著腳跑不遠，我把她拉回到樹林裏，靠在一棵樹上又肏了一次，然後把她捆在樹上。



她還伸腳踢了我一下，光著腳沒什麼力氣。我拿另一根繩子就把她勒死了。以前沒拿繩子勒死過人，這次發現更過癮。



我記得特清楚，她的臉先是紅了，然後就紫了，後來舌頭伸出來都快黑了，嘴裏還吐白沫，眼睛一翻一翻的，光腳丫子在地上蹭來蹭去的，然後褲子就濕了。」



「他媽的，人家對你算是有情有義了，你……你真他媽的變態。」王警官覺得已經沒法拿正常人的語言罵他了。



「那也是她命不好。我看她死透了，低頭看看她的腳挺臟的，還專門回到車裏面把她的涼鞋拿出來給她穿到腳上。再回去想拿點錢的時候警察就來了。」



講述完自己的故事，孫偉又低頭認真地玩弄自己的雞巴。



王警官死死地盯著這個魔鬼，半晌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：「如果再讓你活一次，你還會這樣嗎？」



抬頭看過來，孫偉很明顯地動了一下腦子回答：「這個我還沒有想過呢。」





後記：這篇故事是我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，出現了我的好幾個第一次——



第一次不是寫死刑而是刑事案件；第一次出現強奸；第一次不借助任何繩索刑具，只用手掐死；第一次主角是罪犯；第一次出現大便失禁；第一次出現手淫……不過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戀足癖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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